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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云帅（壮族）

岜 莱 副 刊

那些年，青春飞扬，芳华璀
璨。奋斗，追光，逐梦，伟大的中
国共产党光芒万丈、照亮前路，引
领我不懈奋斗。恋她追她，长路迢
迢，1991年 7月，道上花开，幸福
趋至，我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成
为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里的一名战
士。

对党绻恋热爱，顿生情愫之
时，我还是一个少年。在青果年
纪，就心漾向光追月的涟漪，得益
于一些书籍的催化。那些书中，长
篇小说《红岩》对我影响尤深。20
世 纪 60、 70 年 代 ， 难 寻 好 书 阅
读，而我在那期间竟然能读到一个
堂哥藏有的诸如 《红岩》《林海雪
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雷锋故
事》等好书。堂哥爱书，以至显得
吝啬。他把书锁在箱中，不让人
碰。我读初中那阵子，堂哥去外地
工作，与我莫逆的堂哥三弟，趁他
少回老家，撬开箱子，把书借出来
读。书中故事让我入迷，读到《红
岩》，与许云峰、江竹筠等“不期
而遇”，他们为理想抛头颅、洒热
血的大无畏精神，令我感动，心灵
震颤。也许就从那时起，我便自觉
不自觉地接受了事关信仰的启蒙，
朦胧的情怀，如米芽微露，幽长于
心。

倏 忽 到 了 1981 年 ， 那 年 秋
天，桔红稻熟时，我已在巴马瑶族
自治县农业局种子站工作有些日子
了。种子站共五个人，前辈们对我
关怀备至。尤其是中共党员、副站
长黄绍连，热心教我做事，指导业
务，还常与我拉家常、谈信仰。有
次到他家，他送我《中国共产党章

程》 和 《广西支部生活》 两本书。
那时我刚二十一二岁，这两本书更
像一道火光，将我早年向光的情愫
点燃。

追光心火炽燃之时，站里给我
压担子，刚工作满一年，便放我

“单飞”，让我到“拨哥”洒过鲜血
的西山乡，搞玉米新品种栽培试
验。离西山街约三公里远的一个小
试验场里，我投入了自己的全部精
力和时间，在那里我连年被评为局

“先进个人”。1983年 8月，农业局
党支部把我列为入党积极分子培
养，我也虔诚地向组织递交了申请
书。

1985年 6月，农业局支部开会
讨论我的入党问题。出乎意料的
是，在会上提出暂不接收我入党意
见的，竟是与我同甘共苦，在试验
场负责行政领导的一位党员老大
姐。她以上一年夏播推迟，造成一
个玉米品种减产为由，建议组织延
长我的入党考察期。

试种品种减产，是因当时地靠
牛犁，而试验场没养有耕牛，得去
附近村庄借牛犁地。时值“双抢”
季节，我去借牛，一时借不来。等
借到牛，犁地下种，播种也就推迟
了几天，偏偏那年寒露风刮得早，
一个扬花晚的品种授粉受影响，减
产一百多斤。事的因由，说客观条
件造成，似乎也解释得通。但那位
老大姐，对自己要求严，对别人更
严，她是我在试验场工作的领导，
她对我入党按了暂停键，支部只好
决定对我继续考察，容后再说。

心酿的幸福被冻结，我有点挫
折之感。但在老大姐多次找我谈心
后，我渐渐意识到自己存在的问
题，并深入检讨。那时，自己借牛
也就问往年借过的东家，东家借不

到，可以多找几家嘛，而我不主动
去找，以为迟几天播种，不会有
事，但却没有考虑农时稍纵即逝。
试验减产，我确有责任。心里的疙
瘩解开后，我很快释怀。

我放下包袱再出发，不久，因
参加成人高考上了录取线，我有幸
到广西农学院读两年书。学习机会
难得，不用扬鞭自奋蹄，成绩好，
还被评为“三好大学生”。第二个
学年，我向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
快毕业时，组织讨论我的入党问
题，有人发现我的入党积极分子考
察期还差二十多天，又让我与党失
之交臂。

从广西农学院毕业回到原单
位，我把学到的知识投入工作实践
中，让我干事的信心更加充足。不
到两个月，我被调到局经作站任副
站长。离开种子站，黄绍连一如既
往地关心我，建议我再写申请书，
争取入党。我敬重他，是徒弟对师
傅的那种情怀。然而，他督促我写
入党申请书，我却迟迟未落笔，原
因是县府办和县农委正在考察我，
要把我调过去，我想等到新单位落
脚后再考虑入党的事。

彷徨一阵子，倒真的接到调
令，但不是去县府办，也不是去县
农委，而是去县科委准备接一个所
长的班。几乎与我接到去县科委工
作调令的同时，大化瑶族自治县成
立，新县区由巴马瑶族自治县、都
安瑶族自治县、马山县划出的部分
乡镇组成，干部也从三县调。去大
化将面临无住房，无学校让子女入
学，无稳定办公场所等考验。由于
条件艰苦，一些干部不愿去。关键
时刻，我觉得自己必须挺身而出，
不当“缩头乌龟”，于是报名参加
新县筹建。1988年7月15日，我手

执组织调令，和妻子抱着刚满三个
月的幼子，别了巴马，加入大化新
县建设的队伍。

到大化，我先分在农业筹备
组。机关职能正常运转后转到县农
委，再后来，自治区把大化定为全
区机构改革试点，农委撤消，县府
办把我调了进去。县府办对我是考
验，也是学习进步的机会。全新的
工作，更高的要求，促使我去学习
很多新的事物，拓展了我的知识
面，也提高了我的工作能力。然而
初到单位，业务不熟，工作局面打
不开，办公室领导蒙子叶指定办公
室秘书韦国勋与我“结对”传帮
带。已作古多年的韦国勋同志，不
但传我工作经验，更关心我的入党
问题，一次“屋顶谈话”，永铭我
心，终生难忘。

1989年初夏的一个晚上，大雨
滂沱。那场大雨，始是星点零落，
到了半夜，似被谁惹毛了，疯一般
地撒泼开来，淹没了沟沟壑壑。特
大暴雨让大化建设者们经受了一场
严峻考验。当时政府没有住宅，干
部职工大部分住在大化电站建设者
留下的工棚里。工棚老旧破败，蛇
鼠出没，安全堪忧。那场大暴雨，
导致多间棚舍漏雨，度日很是艰
难。大雨过后的第二天，韦国勋用
自行车驮着两梱防雨油毡布到我住
的工棚里。工棚内一片泥污，顶上
石棉瓦被风揭去了两块。韦国勋边
说油毡布是行政科发给干部职工修
工棚用的，边挽起裤脚袖子，与我
一起爬上屋顶铺油毡布。

在屋顶，韦国勋对我说：“陆
秘，你是个有信仰的人，努力加入
组织吧，我们也需要你这样的新鲜
血液，我个人也需要你作为同志，
入了党，我们一起为理想奋斗，在

组织这个大熔炉中，我们会有更大
进步、更大作为……”韦国勋的话
句句入耳，且我一心向党，已追寻
组织多年，便向他表态，一定好好
干，争取能尽快加入组织。

之后，韦国勋和办公室领导又
找我谈心，本就初心向党的我，在
那年 8月又一次向组织递交了入党
申请书。而提交申请书的那一刻，
我内心感觉到不一样的澎湃和激
动。

我决定到条件更艰苦的地方去
磨砺和锻炼，于是组织派我到单位
联系点北景乡平方村“蹲点”。北
景是新建的库区乡，偏僻边远。平
方村离乡府七八公里，一条马驮路
蜿蜒伸进山里，自行车都没法骑进
去。入了村，我发挥专业优势，以
推广水稻玉米“双杂”良种解决群
众吃饭问题为主线，宣传动员，送
种子上门，搞示范带动。群众种植

“双杂”良种的积极性带动起来
了，粮食产量大幅增产。我被评为
地 、 县 “ 农 业 科 技 进 步 先 进 个
人”，自治区“‘百千万’双杂推
广示范先进个人”，全县“农村工
作先进个人”。

不韶华负，青春挥彩。在组织
考察期间，我没有“掉链子”。
1991年 7月 1日，大化瑶族自治县
人民政府办公室召开支部大会，全
体党员一致同意接收我为中共预备
党员，第二年我又如期光荣转正，
成为一名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流光剥蚀，曾经钢般硬实的东
西，终会失形变色，日渐式微，以
至灰飞烟灭。然而，任凭岁月沧
桑，流年里我走过的迢迢追光路，
就像一道永不褪色的印痕，时刻亮
闪于我的脑海里，万物犹有竟，它
却历久弥新。

七月的光芒
邱 烜

路过七月，我们回首凝望
凝望来路的那一页画舫
那一页画舫穿过七月的雾霭
在混沌的天际擦出一道弧光
腾成熊熊的烈焰腾成不灭的信仰

那些年我们的先辈就是
用这种信仰砥砺着跋涉的脚步
踏碎二万五千里的夜色和风霜
并取出身上的铮铮硬骨
挽成强孥点射来犯的蛮狼
如今九曲黄河的涛声里
依然回响着他们当年的怒吼
以及彤红火光里的那些
前赴后继的血气与阳刚

那只划破迷雾的画舫
冲破岁月的险滩和暗礁走出了迷茫
不变的初心是五十六个民族前行的方向
一百年的云和月
磅礴的旋律奏出盛世的交响

我们一直坐在
从浙江嘉兴南湖开出的那艘船上
迎着新航道的万丈霞光
山一程水一程地不断求索
引长缨而缚顽虎，刮骨毒以疗沉伤
历史定格了我们撸袖的模样
两个一百年是两翼追梦的翅膀
撑起龙腾四野的坚挺脊梁

总会有风习习而来

吹绿四季的阡陌和山冈
或者化成无声的细雨 浇灌
那些关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莺飞草长 牧歌悠扬
破茧的彩蝶从七月的蛙声中飞出
翅影过处
镰刀锃亮，稻穗金黄

如果我写百色
覃源漫（壮族）

如果我写百色
我会写359.5公里的中越边界
写剥隘河、澄碧河、右江河在此汇合
写云雾缭绕的岑王老山，挺拔巍峨
写乐业大石围天坑群的雄美奇特
写深秋初冬时，红似火的德保枫叶
写凌云浩坤湖水，仙境般的清澈
写骑楼风貌的解放街，现代与古代融合

如果我写百色
我会写“誓不与贼俱生”的瓦氏夫人，驰骋千里
抗倭
写邓小平领导和发动的百色起义，载入史册
写把扶贫路当“长征路”的黄文秀，感动中国

如果我写百色
我会写村女洗衣的水边，壮语叫“博涩”
写壮族的“活化石”黑衣壮，遍身穿黑
写载歌载舞、吹笙爬杆的跳坡节
写嘹亮高远的原生态嘹歌，这边唱来那边和

如果我写百色

我会写淳朴热情的人们，欢迎八方来客
写桂七芒果香甜可口，厚肉小核
写圣女果甜酸适中，有鲜亮的光泽
写清脆爽口、回味无穷的酸嘢
写香喷的糯米饭，呈现红黄黑白紫五种颜色

如果我写百色
我会写革命的红色
写黑衣壮的黑色
写生态铝的白色
写芒果的金黄色
写南菜北运的绿色
写风情万种的千姿百色

为父亲剪发
马朝珍（壮族）

我拿着镰刀
来给您剪发了，父亲
小时候你总是
拿着一把大剪刀给我剃头
一剪一剪把我头上的长发剪掉
就像现在我拿着镰刀
一刀一刀把您坟头上的草割掉一样
父亲，今天是父亲节
我来给您剪发了

我 的 入 党 追 光 之 路

罗城山水田园风光。 蒙显翎 摄


